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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俊

听
雪花儿飘落的声音
那么轻盈，曼妙
是天使下凡
雪花儿
似寻梦的蝶
袅袅绕绕
与我眸中的笑
深情对视

仰起脸
片片雪花儿
袅娜到发上，睫上，唇上
似少女的吻
羞涩，冰凉，温润
心，在那一刻
生出几多怜爱
淡淡的暖
朵朵缠绵呢喃
缱绻着万般柔情

雪花儿
是世界上最圣洁的花
透亮，洁净，无暇
仿佛是
满天飘落的小星星

飘落无声
听雪也是听心
让心灵感受到
一朵朵清幽的莲花

喜爱踏雪
更喜欢听雪
倾听
雪花飘落时的悠悠诉说
聆听
雪花洒落的梦想
冬
将一季静美交给温馨
只待
时光的一个转身
便相遇生命中那个
桃红柳绿的春天

雪落无声
似精灵
上下翻飞
给大地披上洁白的婚纱
就连空气都变得
那么清爽，怡人
落雪听禅
唯美
动听入心
在空中盛开

听 雪

□尚月旺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月一个
重要的节日，古称“腊日”，又称

“腊八”。腊八节时，人们会祭祀
先祖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

“小娃小娃你别馋，过完腊八
是小年。腊八饭吃几碗，馄饨吃
出五分钱，揣进口袋等过年……”
一进入腊月，腊八饭的美味，馋得
人喉咙里直痒痒。七八个小伙伴
围拢在一起，把左腿朝后搭在一
起，一边用右腿弹跳着转着圈儿，
一边拍手唱着唱不完的“腊八饭
歌”，就这样拉开了年的序幕。

腊八节的前一天，我们在外
面嬉闹时，父母就开始忙碌着腊
八饭的事。

父亲先把收藏了很久的甜杏
核取出来，用一截细绳在院前石
桌上围一个小圈儿，然后往绳圈
里放几枚甜杏核，用锤子往绳圈
里砸，“啪”的一声，杏核壳就被砸
碎，皱着细纹的木黄色杏仁就跟
着蹦了出来。父亲将杏仁捡进一
个粗瓷碗里，绳圈一扫，杏核碎壳
就被扫下石桌。

父亲会把粗瓷碗里加满清
水，因为父亲说干杏仁有毒，这样
浸泡能把毒“拔”出来。

父亲打杏核时，母亲往往会

把装着花生米和黄豆的瓦罐捧进
厨房，把它们分别放进两个粗瓷
碗里，再放些清水进去，让花生米
和黄豆得到充分的浸泡。弄完这
些，母亲就去忙馄饨馅的事。

父亲也不敢闲着，他翻箱倒
柜寻下几枚五分钱硬币，把它们
放进白酒里浸泡一会儿。过一会
儿，父亲把硬币捞出晾干后交给
母亲，又随手拿起厨房门口的一
小把韭菜择了起来。

择完韭菜，父亲用清水淘洗
干净，晾干后再把绿茵茵的韭菜
切成葵花籽长的小段，放进搪瓷
盆里备用。

母亲在厨房里把事先买的
豆腐切成小块，然后把炒瓢放
在火炉上，滴入适量菜籽油，
豆腐块凉油入炒瓢，油温渐渐
升高，炒瓢里的豆腐粒随着母
亲手中铁铲的来回翻搅，周身
变得黄亮。这时，母亲把刚才
父亲切的韭菜段放入炒瓢翻炒
几 下 ， 然 后 起 锅 倒 入 搪 瓷 盆
里。做完这些母亲会把炒瓢用
软馍馍擦干净。

之后，母亲取八个鸡蛋，将
蛋液打到一瓷碗里，充分搅拌到
蛋液能挂到筷子上为止。然后又
往炒瓢内注入适量菜籽油，待油
在炒瓢内翻滚，把鸡蛋液放入炒

瓢，快速搅拌，直到蛋液渐渐凝
固成絮状，将其倒入刚才盛着韭
菜豆腐的搪瓷盆里。

随后，母亲把盐，还有由花
椒、八角、香叶、桂皮粉碎的调料
面放进搪瓷盆里，再往里面倒入
少许香油，充分搅拌均匀，这样馄
饨馅就做成了。

包馄饨不在话下，父亲是擀
面皮的把式，一次能擀两个皮。
母亲是包馄饨的能手，不大一会
儿，竹箅子就摆满馄饨。看着箅
子上挺着大肚子的馄饨，腊八夜
的梦也是香甜的。

腊八节一早，母亲就张罗开
腊八饭了。她先往铁锅里添些清
水，待水开后，把昨天浸泡的杏仁
去掉木黄色的皮，再把白生生的
杏仁与昨天浸泡的花生米、黄豆
倒在一起，用清水淘洗几遍，捞出
放入锅内煮一会儿，再放入洗净
的核桃仁、玉米粒、红枣。然后再
把半箅子馄饨倒入铁锅，待馄饨
煮熟后，再把事先用面粉加清水
搅拌而成的面糊糊倒入锅内，用
勺子充用搅匀。

待面糊熟后，母亲往锅内加
盐和花椒粉，还有熟芝麻，再把绿
油油的菠菜段放入锅内煮一会
儿，香喷喷的腊八饭就做好了。

看着面前的腊八饭，杏仁白
的似银，红枣红的似火，黄豆似
金，菠菜绿的似玉，挺着大肚子的
馄饨馋得人直流口水。

腊八饭里的核桃仁、黄豆、鸡
蛋、玉米粒泛着金黄，形成“四金”，
寓示着来年五谷丰登，财源滚滚！

腊八饭小记

□安武林

一个书友在博客上，发了几
幅剪纸的艺术作品。那是一个叫
做王明毅的剪纸艺术家送给他
的。我看见后很眼红，向书友表
达了羡慕之情。没想到他告诉了
王明毅先生，并称我是他最好的
朋友。没过几天，王明毅先生寄
来五幅作品，供我欣赏和收藏，令
我很是感动。

我对民间的艺术，尤其是民
俗的艺术，谈不上强烈的喜好。
它就像故乡的泥土和花朵一样，
一直陪伴着我长大，一直见证着
我的成长。只是，我从来没有把
它当作艺术来欣赏，来对待。如
同乡间的野菜一样，过去从不登
大雅之堂，而今在城里却成了一
种时尚，剪纸艺术亦如此。我在
陕西和山西两地购买过一些剪纸
作品，隐隐地，有一些悲凉，觉得
它变成商品以后，那种原始的、天
然的美感荡然无存了。

我对剪纸感兴趣，是基于一
种情感的需要。它似乎是童年和
奶奶的编码，看见它们，童年摇摇
晃晃就走来了，奶奶也一扭一扭
地挪着小脚走来了。人的记忆里
埋藏了多少东西，需要小小的火
把点燃？而剪纸，就是那小小的
火把，它点燃和照亮了我整个童
年。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镇上，村
里人口不少，有三千多人。记得
小时候上课时，老师经常会把他
珍藏的，学校师兄师姐们写的那
些赞美家乡的优秀作文拿出来给

我们读。在巍巍的中条山下，在
滔滔的青龙河畔，往南看是高高
的青纱帐，往北看是一望无际的
原野，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如画
风景的中心。那一抹青黛的中条
山上有我的亲戚，所以我偶尔会
跑到山上去玩。而那青龙河虽不
像别的大河一样，有着朵朵浪花，
但也滋养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
我。比较好玩的是镇上的集日，
一到赶集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
会来到镇上，那个人多的啊，蚂蚁
一样，让人兴奋。

记忆中最美的、最兴奋的，还
是过年。每逢年关将至，村子里
到处弥漫着煮油的芳香。炸红
薯、炸丸子、炸豆腐，还有红烧肉，
那种香气在空气里飘荡，只要闻
上一下，就会让人口水直流。家
里的某一个角落藏着好吃的，还
有新衣服，等到大年初一，大人们
再分发给我们这些孩子。这些气
息，都洋溢着快乐和幸福。打扫
卫生、贴对联、贴门神等一切活动
都令人愉快，孩子们活跃在大人
们的周围，因为他们也和大人们
一样盼望着过年。

这个时候，最忙碌的人是奶
奶。她要把窗户上贴了一年的
粉连纸（白纸）全部撕下来，用刀
子把木窗格子上黏着的糨糊全
部刮下来，然后再贴上新的粉连
纸。我家的窑洞很黑，光线不
好，只要天色一阴沉，窑洞里就
格外黯淡。唯一的光线，就是这
洁白的窗纸和窗纸中间一块方
方正正的玻璃了。这些细致的
活儿，奶奶交给谁都不放心，只

能她亲自弄。
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

的美人。长大后，才知道奶奶的
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
军官，在战场上牺牲了。后来奶
奶又带着我母亲嫁给了我的爷
爷。

奶奶很爱干净，自己的衣服
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被
梳得一丝不乱。那时，虽然家里
很穷，没有什么家当，但是家里的
所有器具都被奶奶擦拭得亮堂
堂。她好像从来都没有空闲的时
候，扫地、做饭、弄菜、纺线、做鞋
子，我想我读书和写作的勤奋，是
受了她的影响。

每年的小窗上，都有奶奶用
红纸剪的窗花。窗纸是白色的，
剪纸是红色的，这红白二色的映
衬，很有喜庆的感觉。我不知道
奶奶到底能剪多少个花样，但每
一年，窗纸上至少有十几个不同
花样的剪纸。我记得有石榴树
花样的，有老鼠偷油的，还有一
些记不清了。最灿烂的，是石
榴，最有趣的，是老鼠偷油，一只
一只小老鼠从两边往上爬，栩栩
如生。奶奶的剪纸，很细腻，很
逼真，我在旅游景点买的剪纸，
几乎没有办法和奶奶的剪纸水
平相比。

每当我看见窗纸上的窗花，
就像听见了鞭炮的脆响一样。那
种吉祥和快乐的感觉，源源不断
地向我涌来。而童年和奶奶，都
顺着记忆的小路，附着在王明毅
先生的作品里，它们变成了我人
生小屋里的窗花。

遥 远 的 窗 花

□刘建政

雪
舍不得踩
待化春水
把麦苗儿灌溉

雪
舍不得踩
须晴日

映照江山
妖娆多娇的风采

雪
舍不得踩
晶堆 玉砌
皑皑
让人世间
永远保留
一片洁白

雪，舍不得踩

山月照红花，
横空冰雪纷。

杨颖琦 摄


